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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乡 故 乡
□ 彭清玄

人这一辈子，会认两次故乡，第一次是
被动的，生在哪儿就是哪儿；第二次是主动
的，是某一天忽然惊觉，那个当初巴不得想
赶紧离去的地方，现在闭上眼，最先浮出来
的却是它的气味———是机修车间飘来的机
油味，是年关时铁桶里锯末熏出的腊肉香，
是露天电影前黑压压一片人头和头上冒出
的热气。

川维厂于我， 就是那个被我主动认领
的“故乡”。 从小学四年级转学进了工厂的
子弟一小，到初中毕业去涪陵师范读书，再
到毕业后又回厂教书和工作， 整整 12 年。
在人生的长河中，12 年也只是一个不长的
过程， 但这却是我把骨头缝里第一截少年
和青春的形状， 留在重庆长寿那片丘陵边
上的难忘时光。今年大年初三，朋友发来的
作家周宏翔的文章《再过几年，它就不是家
了》，文章正写的是我儿时学习和成年后工
作的川维厂的变迁， 我的思绪一瞬间就回
到了那个既充满忧虑和欢乐，又渴望逃离，
后来又一直魂牵梦绕的十里银城。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国家实施备战
备荒， 需要腾出大量的棉花田来种粮食，这
样人民的穿衣就成了问题。为了解决 8 亿人
民的穿衣问题，国家决定从国外引进四套大
型化纤设备，在全国建设四个大型化工化纤
基地：辽宁的辽阳石化、上海的金山石化、天
津大港石化和布局在重庆市长寿县晏家区
的四川维尼纶厂。川维厂是全国唯一以天然
气为原料的最大的化纤化工联合企业 ，70
年代初期开始筹建，83 年正式投产后划归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生产的化纤产品是纺
织原材料，当时全国最流行的“的确良”就是
川维厂生产的原料维尼纶。我的父亲是在全
省支援川维建设大会战过程中从重庆的一
个兵工企业调到川维厂做技术员的，那个时
候还叫川维建设现场指挥部，后来随着企业
投产运行，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地完善，有了
自己的中小学。 1979 年秋天，我父亲把我从
涪陵乡下接到了川维子弟一小读书， 从此，
我的工厂生活就开始了。

我的童年记忆， 首先混进的是一股洋
味儿。那时候厂里到处是老外，因为厂子是
全套引进国外设备，主要是英国、德国、法
国和日本， 从建厂初期开始就有许多外国
技术人员在帮助筹建， 我们每天上下学都
能看见两辆大客车载着那些老外从驻地到
现场， 有时也能看见那些外国专家的家属
走动，在大冬天她们穿着丝袜裙子，为她们
冷不冷这个问题， 我和我的几个同学讨论
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当时流行拍纸烟盒的游戏， 我们放学
后就到处搜寻烟盒， 最好的去处就是外国
人招待所围墙后面的垃圾堆。 那时候国产
的“中华”“凤凰”“牡丹”烟盒是最好的，外
国烟盒很少见， 我们在垃圾堆里就时常能
找到一些外国烟盒。 有时还捡到一种绿色
的毛茸茸的有弹性的球， 一直不知道是什
么，后来参加工作才知道是网球。 有一年，
我到英国出访， 当地安排我们到温布尔登
网球场参观，站在中央球场看台上，在那一
刻， 我的眼前出现的不是这绿草茵茵的全
球四大网球公开赛的场地，而是 70 年代一
个少年捡到那个绿茸茸球的疑惑和纳闷。
那个年代，特别是建设现场大会战期间，到
处都是标语和红旗， 厂子里最大的标语是
立于外国人招待所外面马路上的铁牌子标
语， 用中英文写着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8
个大字，每个字差不多有 2 米见方，当时读
这个标语的感觉，充满了真诚和自豪。

而比这些洋面孔更让我们惦记的是每
周五晚上那块白色的幕布。 现在文化惠民
中有放“坝坝电影”的活动，或在农村的院
落，或在居民小区，或在商业广场，这只不
过是民众丰富文化生活的一个点缀而已，
而那时在川维厂每周五晚上的露天电影简
直就是城乡差别的一个巨大标志， 也是每
个少年儿时的美好记忆。

电影场地好像是在查家湾 23 栋与 24
栋之间的宽阔地带， 往往电影放映头一天
就有人开始搬凳子占位子了。 当时的文化
生活十分贫乏， 看电影是一个盛大的文化
活动，所以大家的热情都十分高涨，为了尽
可能让更多人观影， 电影银幕经常设在场
地的中间地带， 这样， 银幕两边都可以看
了。我几乎都是在反面看，那时候的片子很
少打字幕， 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享
受和满足。

后来， 幕布收起来了， 另一扇小小的
“窗户”又亮了起来。随着科技的进步，露天
电视代替了露天电影。 当时在我们住的机
修分厂 38 栋红砖楼旁边，设了一个露天电
视放映场， 为放置电视机还专门搭了一个
铁皮房子，有点像小一号的岗楼，有两扇大
大的对开的窗，有专人负责开电视。现已记
不清是何时开放了，但每次都是观者如云，
前面坐在地上，中间坐在凳子上，后面站在
凳子上。最火爆的是观看《流浪者》《加里森
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片子，那阵仗

简直是人山人海啊！ 也有跟着电视学文化
的好学青年， 常常在下午六点钟就坐在电
视前跟着学外语， 那时候有个英语教学节
目叫“跟我学 follow me”，我爸为评职称，好
像也去学了一阵子。

那几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终有演完的
一天，可另一种气味，却年复一年地在各个
家属区准时飘荡起来。 有人问， 什么是故
乡，何处是乡愁，我记忆中的乡愁既有长江
边那个炊烟袅袅的小村， 也有工厂里好闻
的机油味， 更多的是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集
中熏腊肉时弥漫在空气中的人间烟火味 。
尽管后来到了大城市工作， 人们依旧推崇
一些农村的腊肉和香肠。 我也吃过无数的
腊肉香肠，但再也没有川维厂当年的味道，
那是家家户户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熏出来
的独特的味道。

在川维厂做腊肉的腌制工艺虽与农村
的传统差不多，但其熏制方法却很特别。 接
近年关了， 家家户户把往年熏肉的铁桶搬
出来， 很多都是一栋楼共用一个， 一家一
天，轮流排队。 熏腊肉的关键是烧火的材料
和火候把握，材料有锯末、甘蔗皮、花生壳、
柏树枝等；火一定不能燃明火，或许这也跟
工厂的训练有关， 有点像师傅烧制瓷器一
样，男男女女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每次轮到
我家熏腊肉的头几天， 我爸和我妈都要反
复商量， 感觉有点像父亲在车间画图纸写
工艺一样 ，用什么工件 ，上什么床子 ，使用
什么工具 ，工时多少 ，误差怎么把握 ，仿佛
真是迎接一场大会战。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
一个仪式， 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在春节前
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告慰自己。 熏制工作从
早上开始要持续到黄昏， 伴随着辛劳和汗
水的收获出笼了， 那阵阵的腊肉香味顿时
浓郁地弥漫在整个场地上， 一家人也从心
底里沉醉在这丰饶而满足的年味中。 这样
熏制的腊肉除了有传统腊肉的味道外 ，更
好的是颜色金黄，香味浓郁，关键是软硬适
度，老少皆宜。

那金黄的腊肉挂满了阳台， 年就真的
到了。 在川维厂，年的高潮，从来不在除夕，
而在大年初一初二的游园会。 游园会由厂
工会主办， 各个分厂都要负责一些游园项
目 ，每个职工发几张游园票，每到此时 ，全
厂职工家属扶老携幼，家家出动，就像农村
赶场一样热闹。 一人套中大奖，全场欢呼，
到处都是抱着奖品喜形于色的职工家属 。
记得有一年， 为了丰富中小学生的春节活
动， 厂团委让我们教育处团委专门主办一
场中小学生专场游园活动， 场地在子弟一
小 ，由于奖品准备不足 ，人来得太多 ，等到
领导们来视察时，我们都已经收摊了。 ?有
几年晚上还要放礼花， 那真是火树银花不
夜天啊， 有的礼花弹还是用小钢炮打出去
的 ，飞得很高 ，炸出来很漂亮 ，在方圆十里
的生活区都能看见……如今， 每到春节期
间，在繁华的都市，看着街上稀疏的车流和
匆匆的人影， 时常让我回忆起在工厂过春
节的情形。

望不断的家山，隔不断的乡愁，人们为
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在遥远的
距离中割断了联系， 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
了问候，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身在
他乡，心在故乡，其实，他乡也是故乡，他乡
的月也能照见故乡的山水。

现在再听人说“川维”，说的多是产能、
划转 、新项目 ，或者哪片老宿舍拆了 ，这些
我都插不上话。 我熟悉的川维，停在 20 世
纪 80 年代的查家湾空地上 ， 停在反面看
《摩登时代 》的人群里 ，停在套圈赢了搪瓷
缸子的那阵阵欢呼里，它不是我的根，却是
我伸出去的第一条枝丫，根扎在乡下，枝丫
长在川维。

风吹过来，那仿佛是流经涪陵和长寿的
那条大河在向远离故乡的人召唤，那是故乡
的亲人，故去的、垂老的亲人在召唤，那是老
家永安场和川维厂在喊我回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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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爱又恨的家伙
□ 毛国聪

有一次，阿宓问我，你打死什么流
的是自己的血？

我脱口而出，蚊子。
我本来是比较迟钝的，是蚊子让我

变得如此敏捷， 有时候还显得非常智
慧。

我到哪里都招蚊子。 即使严防死
守，也常常防不胜防。每次出门，都会满
载“红包”而归。如果收蚊子的“红包”也
算违法乱纪，那我至少得判一万年。 更
可恶的是，我无法拒收蚊子的“红包 ”，
蚊子却能肆无忌惮地蛰进我梦里，惊扰
我本来就极少的美梦。

我原以为我与成都蚊子彼此熟悉，
它们亲近我是习惯使然。我曾经干掉过
它们不少同胞， 它们如此待我也能理
解。 可到了外地，依然如此。 好像有我
的地方就有蚊子。 让我恼火的是，蚊子
的世界比我的世界还大。 我去过的地
方，蚊子都去过，而蚊子去过的绝大多
数地方，我没去过，也去不了。我不得不
承认，天下蚊子都一样。正如俗话所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所有的地球生物中，我最敏感的
就是蚊子， 我对它们的关注度超过了所
有的明星、博主和网红。 毫不夸张地说，
我跟朋友在一起时， 最早发现蚊子的人
是我，最早预警蚊子的人是我。我不敢说
我牺牲了自我，保护了朋友，但我至少事
先向朋友通风报信，提醒他们小心有蚊。

被蚊子叮咬， 不是受不了那痛那
痒，也不是舍不得那点鲜血，而是难过
不堪其扰的心理关和面子关。 一个大男
人，被这帮小家伙欺负，面子上过不去。
被欺负了还不能有所作为， 心里难受，
相当于“怀才不遇”“使竖子成名”“英雄
无用武之地”。 连蚊子都怕，无异于承认
自己是懦夫。 但是，退一步想，偶尔为蚊
子献点血， 还有一点点慈善家之荣耀，
甚至自以为拥有奉献精神，不怕牺牲的
勇敢精神。 蚊子也就吸点血，我却要了
它的命。 对蚊子来说，我是故意杀人犯。
对我来说，蚊子算是“伤人未遂”。 如此
算来，蚊子吃了大亏，我占了大便宜。 因
此， 当我看到躺在血泊里的蚊子尸骸，
就像发现了一个凶案现场， 很是内疚，
有投案自首的冲动。

我曾经把我与蚊子的关系限定在
个体之间，但是，当蚊子当着朋友面疯
狂攻击我、在我的皮囊上留下毁容似的
瘢痕时，我的老脸确实没挂住。 蚊子太
不理解我了，要欺负我，也该分场合，留
点脸面，即使不给我面子，也该给我的
同类面子。 因此，我不再把我与蚊子的
关系定位为个人恩怨，而是定位为人类
与蚊类的关系。 蚊子吸我的血，就是在
吸人的血。 蚊子欺负我，就是在欺负人
类。 蚊子伤害的不仅是我的皮肉，也是
人类尊严。 在互联网时代，被蚊子如此
欺负，使我把人脸都丢到甲骨文时代去
了。 自尊心也在深更半夜告诉我：被蚊
子欺负，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
关系到整个人类。 我一个人的面子和尊
严没啥值得怜惜，但是，人类的尊严和
面子却忽视不得。 丘吉尔说过，当我们
不会反抗时，奴隶就产生了。 为了不当
奴隶，我也必须奋起反抗。 写到这里，我
想起一位美国法官说的被无数国人奉
为圭臬的话： 一个人为了尊严而犯罪，
那么是所有人都有罪。

如果要我给讨厌的地球生物排位，
我会让蚊子名列前茅。如果要我老实交
代我伤害过的生物，我承认最多的是蚊
子。 想起被我用手掌、苍蝇拍、蚊香、驱
蚊药、电蚊拍等等干掉的蚊子，我就觉
得自己是个杀蚊狂魔。

原以为我跟蚊子前世有仇、今生有
恨，直到有一天，看了央视二套的科教

频道，了解了蚊子的 B 面，我才知道“真
相”。 据说，吸血的蚊子是雌蚊，雌蚊只
喜欢年轻、健康又有营养的血液。

原来如此。
吸血的蚊子是女士 ， 作为男士的

我，如果再计较那点鲜血，有失风度。 退
一万步说 ，作为良善公民 ，就当一次义
务献血。 我曾多次去义务献血，都因为
长期吸烟、感冒、超龄等因素而被婉拒。
现在有了机会，我再不好好抓住 ，那就
太对不起蚊子了。 而且，那点血，对我而
言，只是短暂的痛痒，而对蚊子来说，却
是生命的保障和子孙的繁衍生息。 最重
要的是，蚊子满足了我的荣誉心 ，它在
用吸血和痛痒告诉我：我有一个年轻强
壮的身体，有健康而营养的血液。 它还
让我惊喜地发现：有些人看我的眼光真
不咋地，还不如那些雌蚊。

有一次 ，我戴着甜妮儿送我的 “驱
蚊手环”，朋友问我戴的是啥。 我显摆似
的说，美女送我的，我也不知道这叫啥。

想到这些，以往的疼痛和骚扰全都
烟消云散，那些大大小小的“红包”好像
全都变成了获奖证书和奖牌。

我每年到医院体检，被抽了足以养
活一个蚊国的鲜血， 花费上千块钱，得
出的结论还不能让我满意。 我决定，从
此以后 ，就由雌蚊来给我做体检 ，如果
她愿意吸我的血， 就证明我还年轻、健
康、血液有营养。 如果它们不再理我，我
的身体多半有了问题。

我对蚊子又爱又恨，想必蚊子对我
也是如此。

几十年来，我跟蚊子的关系可用两
个成语来总结：你追我赶，东躲西藏。 可
我躲到山居， 把偌大的成都都躲开了，
却没能躲开蚊子。

在山居，啥都好，就是蚊子太多，准
确地说 ，是喜欢我的蚊子太多，酷爱我
的蚊子太多， 它们爱我爱得死去活来，
爱得穷追不舍，即使我躲进梦里 ，它们
也能找到我，在我身上留下无数鲜艳的
证据：包块、麻痒、血迹。

有一次午饭后躺在书房地板上午
觉，我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蚊史里有关
于我的大量记载和传说：蚊子的救世主，
蚊子上流社会的高等食物， 蚊子世界的
无偿献血者、英雄、死敌般的朋友，最受
蚊子科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实验生物和
歌颂对象， 有一群花蚊正在为我撰写报
告文学，我是五星大菜，长期霸榜蚊子的
美食目录， 我随时随地都被雌蚊子追踪
定位……我猜想， 我即使不是蚊类世界
的超女，也是超男，说不定是个天王，至
少是个网红博主、小视频达人。

可我有两点想不通，其一，喂家里的
蚊子无所谓，我们不在家时，它们帮我们
守家，为它们献点血也算应该，可被那些
野蚊子欺负， 很是不甘。 蚊子叮过的地
方， 皮肤都变硬了。 我希望它们叮我的
心， 使我的心变硬， 可它们只叮我的皮
肤。 其二，我现在基本上一日两餐，加餐
的时候极少，可蚊子叮我吮我，从来不分
时间地点场合，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从
来不在乎节约之美德， 从早到晚不眠不
休，一有机会就砸我咬我，好像我是个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 他们不仅
在糟蹋我，而且在挥霍我。

在山居， 我开空调都是为了蚊子，
想把蚊子冷得张不开叮咬我的嘴，打开
空调后 ，我却有个惊人发现 ：我与蚊子
有个共同点———顽强的生命力。 在寒冷
的空调屋里，在有灭蚊器、风油精、熏香
和与之不共戴天的人的人类世上，蚊子
居然顽强地生存着 ；而我，在时时刻刻
被蚊子一样的人事围追堵截的情况下，
也居然顽强地生存着。 于是，我与蚊子
多了一层关系：惺惺相惜。

小
高
记□

谭
明
发

小高古名丰裕场， 德州一驿道要冲，
元明之交 ，商贾驻息 ，马帮往来 ，自成古
街，至此时分，仍有石道贯通 ，枯树苍覆 ，
一条老街 ，山石叠路 ，瓦舍勾连 ，东西走
向。 西口老木森然，东头字库塔镇，其间肖
氏，世代行医，已历六世，明初时分，祖营
聚源店，后习岐黄，造福邻里，厚泽一方。

沿街行，过塔影，巨树之下，有垭口向
东，其间古树数擎，或红椿 ，或巨榕 ，或苍
松。 岁寿百年，虬枝向天，苍翠间，鸟鸣蝉
噪，冬暖夏凉，垭口之上，古树覆腰，有一
庭院，种百花，养真气，桂兰香，池鱼乐，书
画飘然，庭内置丹药百味，有人悬壶济世，
万宾归宗。

时龙年七月，余与发康闲游 ，误入古
道，行垭口，拥翠绿，抚幽情，觅诗意，一时
性起，莽叩柴扉 ，有异人出 ，曰肖君文 ，自
言本是农家人 ，平生喜文诗赋间，独研百
草伤寒论，服务乡里五十年。 谈吐之间，诗
文兼顾 ，品茗树荫 ，上下五千年 ，纵横古
今，自成朋友，已历数年，每值端午，中秋，

相聚庭院，茶水交织，或天南地北，或百草
千寻。 几载山水 ，共赏者：德昭 ，李维，琪
昌，远梅，咏雪 ，兰兰，焕容诸君。 金陵陆
氏，正祥笔墨，丹青相赠，迷阳文友，攀西
贤士，蓉城精英，皆品茗于客舍，游戏于林
间。 其间心之忧乐，忘情于世外之云天；念
之悲喜，得益于山水之变幻。

噫吁嚱，岁月悠悠，生命有限，天地高
远，吾辈登临 ，千年光阴 ，转瞬即逝 ，唯时
光永存，古道悄然 ，小高情意 ，临空低语 ，
万载山河，举目皆亲，人世别愁，皆溢于朋
友杯盏之间，日暮青山，唯友谊握手齐天。

时乙巳年秋日，三闲斋主明发信笔记
之，于小高古榕树下。

一夜春风轻拂庭院， 花园一隅的那棵
红梅杏，在无声的春光里悄然抽枝，满树清
新，繁花盈盈。 但愿今年，不负春风，能结出
甜美的果实。

那些嫣红晕染，橙黄玉润，玲珑可人的
杏子，是宁夏固原的同学寄来的。 红梅杏，
是黄土高原独有的风物之味， 也是六盘山
下地道的山野风情。 我食罢随手将杏核埋
入园中， 不曾想， 它竟在江南湿润的泥土
里，悄悄生根，默默发芽……如今，已是枝
繁叶茂，花开正好。

童年所有的欢愉 ，都藏在一颗红梅
杏的酸甜记忆里 。 每当杏花落尽 ，青果
初挂 ，我便天天守在树下 ，满心盼着杏

儿快快长大 。
等到果熟时节 ，满

树鲜果染成暖红， 果香
飘得漫山遍野 。 放学铃
一响 ，大伙撒腿就往杏树

跑。 小个子仰着头，踮起脚
想够到低处的果子；胆大的捷

足先登站在树丫 ，专挑向阳的熟
杏采摘。 抹一把果皮就啃，满口都是山野
盛夏的味道。

顽皮的孩子 ， 偶尔也会溜进邻家杏
园，专拣最红最大的偷摘几颗。 若是被园
主撞见 ，吓得四散奔逃 ，躲在土坡后面边
吃边笑。

那些摘杏闯祸的童年趣事， 那些藏在
时光深处的乡音旧事， 亦如这株远道而来
的杏树。 原以为早已淡了、远了，却在这个
寻常春日，被一树灼灼绽放的杏花，轻轻唤
醒，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时光自有深意，温柔地带走昨日，却把
往事种进今朝。 让一棵树， 替我们默默珍
藏：珍藏孟塬的风，珍藏固原的雪，珍藏黄
土儿女质朴善良的深情过往。 一树繁花，皆
是岁月凝结的美好剪影。 芳菲悠然，清浅静
好，岁岁花开，又岁岁回望。

一粒来自西北旷野的杏核，落进温润
江南，竟也这般倔强挺立，郁郁生长。伫立
树下，回望半生风雨，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突然平静下来 ，褪去纷扰执念 ，思绪慢慢
沉淀。

恍惚间旧影翩然，昨日重现：教研室的
灯依旧亮着，父亲千遍打磨教案，百回演练
操作，十轮登台试讲，一举突破难关。

在孟塬，父亲潜心研发，自制 5406 高
温堆肥技术。 一回回试验受挫，一次次跌倒
重来，愈加坚定的他，把宿舍改作实验室，
仅凭最简单的器材， 成功推广有机肥制作
方法，最终粮食增产，百姓增收。

在假日 ，父亲步履从容 ，笑意恬淡 ，
领着我们缓步登山 。 站在塬顶 ， 凭风远
眺 ，目光遥寄云天之外 ，尽显窑洞之家的
甜蜜幸福 。

那些散落在黄土高坡的日光，那些被
岁月尘封的童谣，那些窑洞里飘来的罐罐
茶香……一瞬间齐齐涌上心头，温热浸满
了眼眶。原来，有些记忆不会褪色，有些味
道不会老去 ，有些故土 ，从来都不曾真正
离开。

人至中年，世事渐缓，心也愈加通透。
回望半生来路方才懂得：世间最为珍贵的，
从来不是眼前的浮世繁华， 而是心底那份
不曾被世俗惊扰的温柔， 还有年少时纯粹
无瑕的情谊。 杏树默然不言，只在春风里静
静舒展枝叶，扎根生长。 我却分明看见，它
以一枝青蔓，连接起西北与江南两片天地：
一片是黄土高原的旷远苍茫， 那是我生之
根；一片是江南烟雨的温润包容，那是我今
之家。

生命本就是一场奇妙的远行。一粒小
小的杏核， 跨越山海， 千里迢迢而来，落
地 、生根 、开花 。 凭着一股向阳而生的执
拗，在异乡依旧直面风雨，蓬勃向上。每一
缕叶脉里 ，都深藏着 ，西北人从不服输的
风骨与血性。

一如当年的我， 带着黄土高原的硬朗
与坚韧，孤身来到烟雨江南。 在南北水土的
滋养中，半生摸爬滚打，不惧风浪，不畏艰
难，活成一树盎然生机。 我把西北人的踏实
勤恳，热血赤诚，融进南方的烟火人间，在
岁月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撑起了属
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远行的种子，从
故土出发， 风雨兼程， 在异乡寻找心安之
处。 西北的旷野，铸就了我拼搏不屈的铮铮
风骨；江南的水乡，滋养了我安身立命的悲
悯善良。 这一树杏花，承接了两代人的辗转
迁徙，也缝合了家族的绵长根脉。 西北铸我
风骨，江南安我本心，南北相融，温情相伴，
便是我的完整人生。 原来， 生命最深的感
悟，都藏在这寻常春日的一树杏花里。

时光最是神奇，纵使青丝染霜，依旧把
初心根植心底。 让一棵树， 替我们永远记
得：记得故土的根，记得少年的梦，记得一
路奔跑、从未低头的自己。 那些繁花，又何
尝不是我们的青春？ 花开花落皆是序章，人
生起落亦成篇章。

站在花下，我双手合十，轻声默念：春
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